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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!--★☆★☆★☆轻小说文库(Www.WenKu8.CN)☆★☆★☆★-->



  第五卷 第一话 恋爱☆舌下剂  

     「喝啊啊啊啊!!」 

 

    轰隆！响起了尖锐而沉重的金属音，一夏和铃刀刃相向而对峙。 

 

    九月三日。二学期初的实战训练是，从一组二组共同开始。 

 

    「呜……！」 

 

    「不会让你逃喔，一夏！」 

 

    由于是同为班代表而开始的战斗，最初虽然是由一夏压制但逐渐被铃开始反击。 

 

    那个理由非常简单而明快。变成第二形态的白式，还加速了耗能量之坏。 

 

    「最初用得太多防护盾！」 

 

    「还没啊！」 

 

    这样说而挥刀的一夏，但是《雪片弐型》已经失去了『零落白夜』的光辉，变回通常的物理刀。 

 

    应该要拉开距离放射在左腕的多功能武装碗《雪罗》的荷电粒子炮，不过能量已经见底。 

 

    「没用喔！因为这甲龙被设计成耗能量及安定性第一的实战型！──冲击炮！」 

 

    砰塔！受到了连射性高的炮击，而拉开距离。 

 

    而且铃不会错过这瞬间，投掷以连结状态的《双天牙月》。 

 

    「呜！」 

 

    因为受到重斩撃，而丢失了铃的踪影。 

 

    虽然ＩＳ的超级感应器补充了位置情报，但是已经太迟。 

 

    「啊啊啊啊！」 

 

    在一夏的正下方，捉住脚踝的铃这这样用力地在地面猛扔向一夏。 

 

    被耀眼的阳光一瞬地细眼的一夏。而影子落在这视野。 

 

    「得手了！」 

 

    「!?」 

 

    以逆倒的样子，铃给我一个冲击炮的连射浴。 

 

    因那个有十发左右直击了，而响起比赛结束的警报。 

 

    ──也不用多说，是一夏的败北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这样来是我二连胜吶。呵呵，请请客喔」 

 

    「唔呜……」 

 

    前半战与后半战也是我的败北而闭幕的实战训练。然后整理结束，我们平时都会到学校食堂。 

 

    我一边被铃的调子挥舞，一边承认输的懊悔而吃午饭。 

 

    顺便一提菜单是青花鱼味噌定食。白味噌的清味与青花鱼口感出众。嗯，今日ＩＳ学园的食堂的大婶也做得好。 

 

    「劳拉，那个好吃吗？」 

 

    「是。没想到能在本国以外的吃到这样美味的Schnitzel」 

 

    仍旧与夏露友好的劳拉，将在那碟子上的德国料理的Schnitzel（炸小牛肉排）切开一块。 

 

    「要吃吗？」 

 

    「哇啊，可以吗？」 

 

    「嗯」 

 

    「那么，不客气了。嘻嘻，早就想试着吃了，这个」 

 

    夏露将从劳拉得到的Schnitzel送进口中，露出了幸福的脸。 

 

    「嗯～！真美味吶，这个。德国肉料理哪个都很美味真好吶」 

 

    「还，可以啦。马铃薯料理也很推荐啊」 

 

    是因为被称赞本国而高兴吗，劳拉的脸稍为红了。 

 

    看着那样的样子的话就连女生变得想加入，料理话题立刻开花。 

 

    「啊ー，德国还有很多美味的糕点吶。Baumkuchen（年轮蛋糕）之类。因为中国实在太少而要说羡不羡慕的话可以说是羡慕吧」 

 

    「是吗。那么今次就要部队的人说送来FrankfurterKranz（法兰克福蛋糕圈）」 

 

    咦，怎样说。记得FrankfurterKranz是用核桃混入焦糖而覆盖在奶油蛋糕。而改变那个形状，造成环形的王冠。 

 

    但是，Baumkuchen也是那样，在正中的孔洞是德国的糕点工匠的特色吗。 

 

    「德国糕点的话我喜欢那个，BerlinerPfannkuchen」 

 

    这样说的是塞西莉亚，但是夏露发呆地反问。 

 

    「呃～。BerlinerPfannkuchen是加入了果酱的油炸面包吶？而且，还附着香子兰的衣我想卡路里应该超高……塞西莉亚喜欢那个吗？」 

 

    「我，我有好好计算卡路里所以不要紧！对了，已经有吃Berliner那天不再吃其它的觉悟……」 

 

    有宛如武士道那样的断食修行般的觉悟吗? 

 

    喜欢糕点的话就食吧。……说出来的话大家都会发怒呢。 

 

    「加入了果酱的油炸面包，的确是美味」 

 

    不愧是箒。也有将小学的供食中一般的女子留下的油炸面包好好吃完的事。……说出来好像会被生气所以不说。」 

 

    「塞西莉亚，喜欢油炸面包的话今次给你做芝麻球吗？」 

 

    「这是怎么样的？」 

 

    「是中国的糕点喔。用年糕包着馅后在以芝麻表面涂层。然后，油炸」 

 

    「好，好像很美味吶！啊啊，但是，卡路里……」 

 

    「想，想食的话就向我说喔」 

 

    「铃……比想象还好的人吶……」 

 

    「比想象还好是什么喔！比想象还好！」 

 

    还是没变，这边的铃．塞西莉亚组也非常友好。 

 

    「我喜欢日本的菓子吶。那个才可说是风流呢？」 

 

    劳拉好像对在暑假时大家去了的抹茶café里吃的水菓子异常地中意，此后时常也去。 

 

    对本国的朋友说了那件事，被非常羡慕的同时要求生八桥之类。总觉得，是爽快的军队呢。 

 

    「春天是砂糖菓子，夏天是水菓子的话秋天是包子呢」 

 

    「哦。冬天呢？」 

 

    「仙贝」 

 

    不愧是箒。真明白日本之心。 

 

    但是，只说糕点的话就变得想吃了呢。 

 

    （但是，也不能只说那样轻松的事） 

 

    现在要考虑的是ＩＳ的事。而且还是身为我的机体的白式的事。 

 

    「嗨……。话虽如此为什么PowerUp了还会输……」 

 

    「都说了，是耗能量差喔。你的机体呢。原本已经是用减削ShieldEnergy方法的武器，而且还增加两个那就更加了」 

 

    「唔……」 

 

    要是只有那个还算可以，而背部WingThruster也随着大型化，变得能大量地使用能量。瞬时加速的充电时间大约是三分之二，最大速度是一点五倍，但是要变得那么大的话……。 

 

    当然，那虽然不会食ShieldEnergy，因为与荷电粒子炮相同的能量系，所以不得不分开使用。 

 

    （近距离战斗与远距离战斗的即是替换。组成基本战略。而且还有追加的射击训练，新装备的经验训练等等……） 

 

    啊呀！要做的事不是积聚成山那样吗！ 

 

    虽说这样说，但是优先次序Top的是关于第一形态时及能量的运用。 

 

    （能量……能量吗。能不降吗……。嗨……） 

 

    「嘛，嘛啊，是那个喔！那个问题与我组合的话就能解决呢！」 

 

    咚咚，抱腕地切言的是箒。 

 

    箒的专用机『红椿』的OneOfAbility『绚烂舞踏』是与白式的『零落白夜』完全相反──即是说，持有将最小的能量增大的性质。并不只有那个，本来应该困难的ＩＳ的能源让渡只是接触就能简单地进行这样的侧面。 

 

    （千冬好像也说过。本来这个白式与红椿是一对的存在，是以两方同时运行的前提而被计划的） 

 

    ──恐怕那个是，作为彼此的抑止力的意义吧。 

 

    消灭能量的白式与，相反的增幅能量的红椿。 

 

    这两个，各自对各自，就是「让互相停止的破坏钥匙」。 

 

    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） 

 

    「为什么要呈现着困扰的脸。你是我的新娘，所以是与我组合」 

 

    劳拉按着右边脸颊。 

 

    最近，态度变得柔软同时，也变得可以说出玩笑的劳拉，但是表情还是平常的板脸所以那个是难懂的。 

 

    「不会的。一夏是要与我组合。是青梅竹马，而甲龙能处理近和中距离，与白式相性很好喔」 

 

    「怎，怎么要随意……!?吭吭！那样的话就由我，塞西莉亚&#12539;奥路卡特也作为远离型而候选啊。能够Cover白式的苦手距离喔？」 

 

    「不用，是青梅竹马的我先的！而且，那个。因为白式和红椿如画。……很，很般配……」 

 

    最后那个因为嘴咀嚼而听不清，但是以帚为首的全员为与我一组合而候选。……为什么会这样？ 

 

    「唔……。但是，最近没有要一对参加的淘汰赛啊」 

 

    「说不定突然会有喔」 

 

    「那时就与──夏露一组」 

 

    「咦？我!?」 

 

    因为被突然抛了话，而停下吃Carbonara的手。 

 

    然后放置叉子和汤匙，双方忸忸怩怩地相合而问。 

 

    「那，那个，为，为什么呢？」 

 

    「之前组合过」 

 

    「啊，是呢……」 

 

    一秒钟前还闪耀的眼睛变成严厉玻璃色，夏露用空虚的视线重新开始吃饭。 

 

    ……到，到底，是什么回事。 

 

    「反正都想到会是这样啊……。嗨……」 

 

    而夏露的叹气成为了导火线，女生一齐谴责我。 

 

    「你这个人吶……」 

 

    「你当女人心是什么啊，真的是！」 

 

    「一夏个木头人有时真的不能原谅」 

 

    「夏洛特，请你喝Caféje（咖啡牛奶）。所以打起精神」 

 

    「谢，谢谢你，劳拉。而且大家也是」 

 

    在感激的夏露，以闪耀的眼睛向全员放出微笑。……而我就转望旁边。 

 

    「不，不是为了你而说喔」 

 

    铃虽然抱腕这样说，但是那脸颊有少许红。好像是在害羞的样子。 

 

    「咦嘻。铃虽然这样说但相当体贴吶」 

 

    「呼，呼嗯！」 

 

    （噢，不愧是男女通杀的夏露对人的态度真好！有可爱之处真棒） 

 

    「……为什么望我？」 

 

    「不，箒。是你多心了」 

 

    「……今次为何望向我？」 

 

    「是你错觉，劳拉」 

 

    我这样说完后，从两边同时食了手刀。 

 

    是因为『在考虑着失礼的事情』。 

 

    （没有……这样的事喔？） 

 

    手刀再一次，向我袭击。 

 

    「呜啊」 

 

    「呼嗯」 

 

    就是这样那样午饭结束了，我们再次向着下午实习的竞技场走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果然还是太大……」 

 

    成为我专用的更衣室，只是寂静地令人不能安定。 

 

    我穿上ＩＳ套装后，叫出白式的控制台开始了调整。 

 

    （嗯……。还是雪罗割去太多能源了。这个，已经不能再抑制吗） 

 

    在考虑的时候，突然眼前变暗了。──并不是比喻，是真的。 

 

    「!?」 

 

    「我是谁喔？」 

 

    咦？咦？咦？是，是谁？ 

 

    从背后听到的声音比起同级生更像大人。就因这样，听到快乐就好像从那句话渗出笑容，而更像享受恶作剧的小孩。 

 

    塞着眼的手总觉得好像粘乎乎，而且有点冷。那个感觉非常愉快，我发呆了数秒钟。 

 

    「是，时间到」 

 

    打算确认解开的手之持有者，我回头。 

 

    「……是谁？」 

 

    是不认识的女生。……不，这样的话算是回答没有。刚才的动作。 

 

    「嗯呼呼」 

 

    眼前的女生──啊，丝带的颜色是二年级──用看起来很快乐的笑容凝视着困惑的我，从哪里取出来的一把扇子拿到嘴角。 

 

    重新再看的话，眼前的二年级生真是个不思议的人。 

 

    全体都感到充裕的态度。但是，不令人讨厌，有着令人平心静气的气氛。但是与那个相反地浮起的是恶作剧笑容，以不同的意义令我平静。 

 

    即是说，是不是被做了什么，而在不安。对面看不见不透明性。神秘的──说的话，称赞得太多吗？ 

 

    「那个，你是──」 

 

    「啊」 

 

    在我后面挪动视线的二年级生。考虑是什么我也将视线向后── 

 

    「你上钓了&#9834;」 

 

    将扇子押在脸颊。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那个。 

 

    「那再见，你也不快点的话，会被织斑老师发怒喔」 

 

    「咦？」 

 

    有讨厌的预感而望向墙上的钟。……已经开始授课三分钟了。 

 

    「呀啊啊啊!?危险！不妙！」 

 

    再看一次元凶的人物，但在那里已经谁也不在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……迟到的辩解就是这些？」 

 

    地狱教师，织斑千冬。在那并没有一片的慈悲之心。 

 

    「不，那……那个呢？所以说，是没见过的女学生──」 

 

    「那你给我说那个女生的名字」 

 

    「都，都说了！是初见面啊！」 

 

    「哦。你优先与初见面的女生谈话，而授课迟到吗」 

 

    「不，不是──」 

 

    但是，那里并没有我插话的余地。 

 

    「德诺阿，RapidSwitch的实习开始。靶子是那边愚蠢也不介意」 

 

    不，我很介意啊！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将一丝的期待的心情以视线送往夏露。 

 

    笑。以极好的笑容归还了。 

 

    （对呢，夏露！不会做那残忍的事呢！） 

 

    「那么织斑老师，实习开始」 

 

    「喂」 

 

    呜啊啊啊啊！夏露的笑容并不是慈爱之女神，而是无慈悲之天使啊。 

 

    轻松地在空中前进的夏露。而在手上集中光的粒子，构成枪械。 

 

    「那，那个，夏……洛特-加龙省，小姐？」 

 

    「什么吶，织斑君？」 

 

    啊啊啊啊。额头有上血管记号显现出来。为，为何!?为何会生气啊，夏露小姐！ 

 

    「开始了喔，VeilleRiva」 

 

    「等，等──」 

 

    塔砰砰砰砰砰！ 

 

    我的话被枪械消去了。……呜啊啊啊啊！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所以说了，请送来实弹装备！」 

 

    『不能答应那要求。塞西莉亚&#12539;奥路卡特。你的BlueTilly是ＢＴ兵器的实验数据样本。实弹装备是数据是对象外』 

 

    第六节的实习授课结束，装满了二班女生的更衣室充满热气及多嘴多舌的热闹声。 

 

    在稍微偏离集体的角落，塞西莉亚单手用手机以国际线路与本国英国的ＩＳ整备部门的担当者难缠地进行交涉。 

 

    『说起来，为何突然需要实弹装备？』 

 

    「呜……！」 

 

    理由单纯而且明快，但忌惮那个而不能老实地说出口。 

 

    ──只有ＢＴ兵器的ＩＳ是无法胜过一夏的白式，这样。 

 

    （不能贯通能量无效化的盾的话，无论怎样也只是我输） 

 

    下午的实习轻轻地进行与空中制动训练及合并的对战，不过只有塞西莉亚输给一夏。 

 

    因输给那台耗能量差的白式第二形态，而塞西莉亚的自尊心相当悲惨的样子。 

 

    （只有我，只有我才……！） 

 

    以愁眉苦脸的表情沉默着，而电话对面漏出了叹气。 

 

    『塞西莉亚&#12539;奥路卡特。你清楚吗？收集ＢＴ兵器的实验数据是你的任务。而且，关于上上个月的新装备严重毁坏而这边也感到非常为难？』 

 

    「那，那个是……！」 

 

    「不用说借口了。那再见」 

 

    电话被切线了。只留下咚声空虚地响起。 

 

    「啊真是！」 

 

    因冲动而想投手机的，塞西莉亚举高右手。 

 

    「塞，塞西莉亚？有什么事？」 

 

    「……。什么事也没有」 

 

    发出声的是夏洛特。已经从ＩＳ套装换回制服，而在擦去头发上的汗。 

 

    （基本上没有被白式第二形态影响的是呢……） 

 

    那是因为装备基本上全是实弹兵器，而且去除这个夏洛特也很强。 

 

    （现在成绩的顺序是劳拉，夏洛特，铃，之后是箒，一夏然后到我……） 

 

    又再漏出了叹气。看着无意叫出来的IS的资料，看到『BT兵器驾动率三十七％』的数字而心情的乌云弥漫。 

 

    （听说在最大驾动时连Beam本身也能操纵……） 

 

    这是真的吗，不由自主地想。 

 

    （过去一之也没有能制御成功……是机上的空论……） 

 

    而且本来，ＢＴ适性A的存在在国家代表候补生里只有塞西莉亚。 

 

    理所当然，在入学IS学园时持有专用机的待遇，将资料解除想着那个还要持续到何时。 

 

    「嗨……」 

 

    「吶，吶，塞西莉亚？之后去食堂Café吧。讨厌心情还沉重呢？」 

 

    「是吶……」 

 

    尽管如此还担心未回复精神的塞西莉亚，而夏露继续说。 

 

    「对了。也叫上一夏大家一齐去。多人的话也较高兴」 

 

    「……一夏在的话就不去了」 

 

    虽然想着糟了但已经太迟。对自尊心高的塞西莉亚来说，就算是单恋的对象也不愿意以黑星的状态见面。至少，时间没经过的现在吶。 

 

    「那么，就只有女生去吧。吶，塞西莉亚」 

 

    「呼唔……。是吶，夏洛特的担心，感激地领受」 

 

    转换心情抬起脸，塞西莉亚向着自己的橱柜。 

 

    那脚步已经变回平常的自信满满，塞西莉亚比起什么最适合都是这个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翌日。使用了ＳＨＲ及第一节课的一半举行全校集会。 

 

    内容当然是，关于在今月中的学园祭。 

 

    （但是，这样多的女生集合的话……） 

 

    真吵闹。越过越吵闹。 

 

    「那么，有请学生会长为大家说明」 

 

    文静地宣告的应该是学生会干部吧。由于那声，嘈杂声好像退潮地消失。 

 

    「哎呀大家。早安」 

 

    「!?」 

 

    在台上问候的女生。带上二年级丝带的那个人是，昨日在更衣室出现的人物。 

 

    我忍耐着不由自主地快要发出声音，而再次望向那个人。 

 

    「呼呼」 

 

    一瞬间眼睛对上了，然后浮现出笑容。 

 

    ──糟了。这是，什么。总觉得非常心扑通跳啊……。 

 

    就当作没有察觉那样地动摇，而我聆听学生会长的说话。 

 

    「那那么，因为今年有各种事而繁忙所以还没向大家介绍。我的名字是更识楯无。是你们的学生会长。以后，请多多指教」 

 

    浮现出微笑而说的学生会长，不论异性同性都会入迷，从队列这边那边泄露出热情的叹气。 

 

    「今年的一大活动学园祭，只限今回加入特别的规则。而那内容是」 

 

    用习惯的手取出闭上扇子，将其横滑。而且对应那个浮起空间投影显示器了。 

 

    「名为『各部对抗织斑一夏争夺战』！」 

 

    啪！响起心情好的声音，而打开扇子。而且配合那个，显示器映出我的特大照片。 

 

    「咦……」 

 

    「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~~~~~~~~!?」 

 

    暴风雨般的叫喊声，会场不是说笑地摇晃了。 

 

    而视线聚集在发呆的我身上。 

 

    「请安静。每年的学园祭对各部活动来说是盛大的集会，而且对应这个作出投票，上位组的部费将会有特别补助金。但是，今次也是这样的话就实在太无聊──」 

 

    用扇子指着我的学生会长。 

 

    「织斑一夏将强制入部第一的部活动！」 

 

    再之响起吼声。 

 

    「呜噢噢噢噢噢！」 

 

    「极好，极好啊会长！」 

 

    「这样的话，要做了……做给你看！」 

 

    「从今天马上要开始准备喔！秋季大会？不用管，那东西！」 

 

    不要将秋季大会说成那东西喔……。 

 

    但是，我有那样的价值吗？也不可能出席女生大会，只能当经理人的身份喔。 

 

    「说回来，我并没有同时喔……」 

 

    用还在混乱的脑袋望向学生会长。 

 

    「啊哈&#9834;」 

 

    被还了眼色。 

 

    ……不，就算，送我眼色也很困扰……。 

 

    「好了好了好了，热烈起来了啊！」 

 

    「今日的放学后开始集会喔！大家提出意见以多数决决定！」 

 

    「最多一位，最少也是一位！」 

 

    而且，一度点火的女生群是停不了的。 

 

    于是初次听说＆未答应的样子，我的争夺战开始了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同日，放学后在教室的特别ＨＲ。现在为了决定班上的节目，热烈地讨论。 

 

    「那个……」 

 

    作为班代表的我，有要归纳意见的立场──。 

 

    （内容是『织斑一夏的牛郎俱乐部』『与织斑一夏Twister』『与织斑一夏Pocky游戏』『与织斑一夏国王游戏』……之类的） 

 

    「驳回」 

 

    咦咦咦咦咦!!被周围以大音量嘘声回响。 

 

    「白，白痴吗！谁会高兴啊，这种东西！」 

 

    「我会高兴啊。可以肯定！」 

 

    「对啊对啊！要完成让女生高兴的义务喔！」 

 

    「织斑一夏是共有财产！」 

 

    「也被其它的班级说了很多啊。这边的部的前辈也很烦」 

 

    「打算帮助她们！」 

 

    「不要假装救世主啊！」 

 

    那是什么啊。怎样说，该怎样办啊……。 

 

    想要求救而移动视线，但千冬姐已经不在。 

 

    『好像要花长时间，所以我先回职员室。之后再来报告结果』 

 

    呜哇，真体贴的姐姐大人。 

 

    「山田老师，不行呢？这奇怪的企划是」 

 

    「咦!?哇，要挥向我吗!?」 

 

    喂，副担任。 

 

    「咦，那个……嗯，我认为Pocky那个比较好……？」 

 

    稍稍红着脸颊而说的副担任&#8231;山田真耶老师。……可恶，是个地雷。 

 

    「总之，要提出普通的意见！」 

 

    「女仆咖啡馆怎样」 

 

    这样说的是，竟然是劳拉。……咦。 

 

    不只是我，班上全员都呆了。 

 

    「评价也应好。而且，饮食店的话也能进行经费的回收。还记得，以招待券制所以会有外部者？这样的话，至少也有作为休息场的需求」 

 

    是与平时同样淡泊语调，但过分与本人的角色不相称的说话的缘故，我和班里的大家也需要时间理解。 

 

    「咦，咦……大家怎么看？」 

 

    暂且，因为是多数决也所以没有办法地观察反应。 

 

    但是，因突然说的成果班里的女生全体呆了。 

 

    「不是很好吗？只要请一夏担任执事或厨房就ＯＫ了吶」 

 

    这样说的是夏露。被为是劳拉掩护射击的那个，彻底打动一组的女生全员。 

 

    「织斑君，执事！正！」 

 

    「是那个啊是那个！」 

 

    「女仆服怎么办!?因为我是演剧部衣服系所以可以缝！」 

 

    一口气燃起的班里女生全体。但是要止住这个，对泼冷水而犹豫。 

 

    （嘛啊，当成奇异服装咖啡店就好了） 

 

    「女仆服的话就有门路。但执事服也能借吗，去问问吧」 

 

    这样说的又是意外的人物──不如说，是劳拉。 

 

    唉？全员在目瞪口呆之中，突然注意到而干咳的劳拉。 

 

    「──吭吭。是，夏洛特」 

 

    是因被注目而太过害羞，劳拉的脸微微地红。 

 

    然后，突然被放上枱的夏露只露出困惑的脸。 

 

    「咦，咦，劳拉？那个，上月的……？」 

 

    「嗯」 

 

    「只要问问就问问看，但不行的话也不要生气吶」 

 

    对于不安地告知的夏露，班里女生齐声『不生气！』地断言。 

 

    这样一来，一年一组的节目决定由女仆咖啡店改为『奉仕咖啡店』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……就是这样，一组的是咖啡店」 

 

    职员室。我到千冬姐旁报告班会议的结果。 

 

    「选了这麻烦的吶。──虽然想这样说，但反正有什么企图吧？」 

 

    「不，那个……像是Cosplay咖啡店之类的」 

 

    「提议的是谁？是田岛吗，还是莉亚德吗？嘛啊，就是那一带的吵闹家伙吧」 

 

    「那个……」 

 

    究竟对不对默默地笑的千冬姐说出真相多少有点犹豫。 

 

    但是算了，决定了说。 

 

    「是劳拉」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呆了的千冬姐。呜，真讨厌的沉默。 

 

    然后眨眼两次，千冬姐盛大地笑起来。 

 

    「噗……哈哈哈！是布迪威伊吗！还真意外。但是……呜，哈哈！那家伙要Cosplay咖啡店？究然，会变成这样」 

 

    「果然……意外吗？」 

 

    「那是当然的。我是知道她的过去喔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呼，呼呼，那家伙要osplay咖啡店……哈哈！」 

 

    然之后一个人在笑，千冬姐擦去外眼角的眼泪。真是这么好笑吗……。 

 

    而千冬姐的反应，对职员室的老师来说也是相当意外的光景，大家呆着地眺望。 

 

    「吭，吭吭。──那么，报告就到这里吗？」 

 

    注意到周围的视线的千冬姐，干咳地调整语调。 

 

    「是，到此为止」 

 

    「那么在这张申请表填上必要的机器和食材。在一星期前提交，可以吗？」 

 

    （呜，真麻烦吶……） 

 

    「可&#8231;以&#8231;吗？」 

 

    「是，可以」 

 

    真是可怕的确认，我不由自主地背肌挺直地回答。 

 

    还是没变，在这种时候最恐怖。那就是千冬姐。 

 

    （但是，千冬姐从以前也不时改变） 

 

    虽然不怎样记得，但中学时的千冬姐那真是非常恐怖。像触摸就会被切的小刀，就连亲人的我也时常战战兢兢。 

 

    （但是，升上高中后就完成改变。说起来那时期，经常与束小姐来往） 

 

    稀世的天才，筱ノ之束。而在那隔壁并肩的，世界之大只有千冬姐。 

 

    ──那个，我知道。没错，的确，能说是那样。 

 

    「织斑，学园祭有很多各国军事的关系者及ＩＳ关连企业会来场。基本上一般人是不可参加的，但可用分配给每名学生的票入场。要考虑赠予的对象喔」 

 

    「啊，是」 

 

    就是这样结束向千冬姐的报告，我行了一个礼，离开职员室。 

 

    从背后听到闭门音，而我漏出了叹气。 

 

    「吔啊」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出了职员室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女生等着。 

 

    我并没有忘记那张脸，是学生会长&#8231;更识楯无那个人。 

 

    「……有什么事？」 

 

    「唔？为何要警戒我呢？」 

 

    「那不用说……」 

 

    迟到骚动也好，学园祭骚动也好，作为骚动元凶的前辈，可是凉爽的脸看起来快乐地凝视我。 

 

    「啊，第一次见时没有冲击的话，会被忘记」 

 

    「并不会忘记喔」 

 

    那样说的我走向竞技场。 

 

    而在旁边，非常自然地并列走的前辈。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看来，要甩开很难。 

 

    这个人的气氛，不知哪里有不能讲述的东西。就因这样，感不到强势――怎样说，支配着『流势』之类的东西。 

 

    「好了好了，不要那样郁闷。从年轻时不知不觉变成自闭就没有好事喔？」 

 

    「是因为谁啊，谁啊」 

 

    「嗯。那就提出交换条件吧！以后就由我来担任你的ＩＳ教练。这个怎样？」 

 

    「不了，有很多教练在」 

 

    有箒，铃，塞西莉亚，而且还有夏露及劳拉。单手也很多。 

 

    「嗯唔。不要那样说。我可是学生会长」 

 

    「吓？」 

 

    「啊？你不知吗。说起ＩＳ学园的学生会长……」 

 

    正当更识前辈打算持续说时，从前方扬起了粉尘的气势女人想走来――不，是想用竹刀袭击过来。 

 

    「觉悟吧啊啊!!」 

 

    「什……!?」 

 

    反射性地我站在二人之间，但是前辈避过我而取出扇子。 

 

    「没有迷惑地向前……不错吶」 

 

    前辈不能相信地以扇子抵押竹刀，及挥下左手的手刀。 

 

    女生倒下的同时，今次是窗的玻璃破裂。 

 

    「今，今次又是什么!?」 

 

    把前辈的脸当作目标，箭接连不断地飞来。看的话，能看到从隔壁校舍的窗以袴姿射着和弓的女生。――这，这，这是什么啊!? 

 

    「这个借我喔」 

 

    将倒下女生旁边的竹刀踢起，接着空中的那个的同时放出。 

 

    从破裂的窗玻璃投掷的那个击中了弓女的眉间，漂亮地击破了。 

 

    「得手了啊啊啊啊！」 

 

    啪！从走廊的扫除工具橱柜内侧，出现了第三个刺客。 

 

    而双手装着了拳击手套，以轻型步法加上体重的拳击袭击过来。 

 

    「呼唔。真精神吶。……对了织斑一夏君」 

 

    「是，是？」 

 

    「不知道的话就告诉你喔。在ＩＳ学园，学生会长这个头衔证明着的一个事实喔」 

 

    前辈用半开的扇子藏嘴边，快乐地说。 

 

    而这期间，以一纸之差避开拳击女猛烈突击而继续很厉害。 

 

    「学生会长，即是说所有学生之长的存在是――」 

 

    以圆动向右边避开，咚……踢向地面跳至空中。 

 

    「最强」 

 

    然后，如同突击枪那样的SOBUT踢技。拳击女，如逆再生地适当敲进登场时的橱柜而沉默。 

 

    「……吶」 

 

    一回转地将SOBUT之际放开的扇子在落下到地板之前拿回，然后啪地开扇及按住裙子的下摆。 

 

    「看到了？」 

 

    「看，看不到喔！」 

 

    「那就好了」 

 

    呼呼地添上笑容前辈折迭扇子。 

 

    「……这，这是什么状况？」 

 

    「嗯？就如你所看喔。柔弱的我经常暴露在危机之中，又想要一个骑士」 

 

    有个撒谎者。 

 

    「明明刚才说了是最强」 

 

    「啊啦，穿了吗」 

 

    又再快乐地笑。……怎样都好这个人，笑的方法不但异常高雅，而且还很相称。究竟是怎么的人……？ 

 

    「嘛啊，简单地说明的话，随时袭击身为最强的学生会长也可以。而且战胜的话，那个人就会成为学生会长」 

 

    「吓……乱七八糟吶」 

 

    「嗯，话虽如此我就任以来，基本上没有被袭击呢。果然是」 

 

    一下了逼近我，挨近那张脸。――哇啊，太近了！都说了太近了！ 

 

    「因为你呢？」 

 

    「为什么」 

 

    轻飘飘的花气味异常地温和渗入了心。 

 

    我的内心不能马上平静，而在慌张。 

 

    「唔？你想，因为我把你当作今月学园祭的奖品，拿不到一位的体育部及格斗系使用实力来。让我下台废除奖品，及顺手得到你，之类吶」 

 

    虽然是揣测，但是加上说话，，大概那个预感是对的。 

 

    这个人，能够自然地窥视人的内心的。……即是说，我在心扑通跳也被看穿真可怕。 

 

    「那么，招待你到学生会室所以来吧。会泡荼给你喔」 

 

    「吓」 

 

    「那个回答是肯定的？」 

 

    否定……是，好像不行。 

 

    「会去喔……」 

 

    「嗯，好。对于老实的织斑一夏君，姐姐喜欢喔」 

 

    「一，一夏就可以了……」 

 

    「是吗。那也请叫我楯无。小楯也可以」 

 

    「怎样也好。吓……」 

 

    我举行双手做投降的姿势。总是无法违抗这个人。 

 

    放弃而窥视的话，前辈在得意地微笑。是与刚才的成熟的笑容不同，是小孩――对了，像恶作剧成功的小孩那样的脸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……要发呆到什么时候」 

 

    「困倦……夜晚……迟」 

 

    「请振作」 

 

    「了解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从门的方向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我不禁犹豫了。 

 

    「唔？怎么样？」 

 

    「不，在哪里听到了声音……」 

 

    「啊啊，是吶。现在那个孩子在里面」 

 

    这样说的楯无前辈打开了门。 

 

    稳重的扇门吱吱嘎嘎地慢慢打开。 

 

    「我回来了」 

 

    「欢迎回来，会长」 

 

    迎接的是三年级的女生。眼镜加上辫子，正是『能可靠地工作』风的人，单手拿着文件非常适合。 

 

    而且，在后面的是意外的脸。 

 

    「哇……。是织织啊……」 

 

    是随便君。……啊，咦？为何？ 

 

    「嘛啊，请坐在那里，茶马上泡出来」 

 

    「吓，吓……」 

 

    增加了平时六成的睡意的随便君。发现了我抬起头三厘米后再伏回桌上。 

 

    「在客人面前喔。振作吧」 

 

    「不行……。很倦……回家……可以……？」 

 

    「不行喔」 

 

    将最后的希望托付只有单语的随便君，但是三年级生无情的回答而崩落。 

 

    「那个，随便君？要睡吗？」 

 

    「嗯……。深夜……壁纸……收拾……连日」 

 

    「唔，嗯？」 

 

    「啊啦，用昵称，关系很好吶」 

 

    将茶交给三年级准备，虽然是二年级就担任会长职位的楯无前辈优雅地抱腕而坐。 

 

    「啊，不，那……因为不知本名……」 

 

    「咦咦～!?」 

 

    哗啦，随便君用第一次听到的大声地起身。 

 

    「太过份，一直用绰号叫我所以以为是一定喜欢我的～……」 

 

    「不，那……对不起」 

 

    的话是太过份而垂下头，正好在那里拿着茶杯的三年级生夹口。 

 

    「本音，不要再说谎」 

 

    「嘻嘻，穿了吗。我知道了，姐姐～」 

 

    「姐姐？」 

 

    「是，我叫布仏虚。妹妹叫本音」 

 

    「从以前开始，是更识家的佣人，我家代代都是」 

 

    是叫布仏本音吗……。所以简称是のほほん（随便君）。（注：布仏本音的读音是のほとけほんね，取姓名头两个音，所以简称是のほほん） 

 

    「咦？即是，姐妹都在学生会？」 

 

    「是喔。需要学生会长必须要是最强，但其它的成员可以到上限为止随意挑选。所以，我选了青梅竹马的两人吶」 

 

    楯无在给我说明。 

 

    那三人是青梅竹马吗。是因为刚才随便君说的『代代都是佣人』的那个吗？ 

 

    「因为侍奉大小姐的是我们的份内事」 

 

    好像是泡好了茶，虚前辈一一住茶杯注入。 

 

    那举动非常适合，该说是秘书或说是女仆长，那种气氛。 

 

    「啊，不要说大小姐喔」 

 

    「失礼了。不知不觉地」 

 

    从这些对话看来，更识家应该是名门吧。 

 

    而只要看一下楯无前辈就能明白。 

 

    「织斑君，请」 

 

    「多，多谢」 

 

    也替我注茶，不知不觉地对那个谦恭和蔼的姿态而恭敬。 

 

    「本音酱，从冰箱里拿出蛋糕」 

 

    「是～。醒来的我是非常能干的孩子～」 

 

    是真的吗……。 

 

    照旧慢慢的动作，而且睡意还没完全消除，那脚步相当危险。但是，不思议的事并没有跌倒，随便君无事地拿着蛋糕。 

 

    「织织，这里吶～。这里的蛋糕吶～，超超超超～……美味喔～」 

 

    在这样说时，首先取出自己的那份吃。……咦。 

 

    「停下来吧，本音。布仏家的常识会被怀疑」 

 

    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吃好吃&#9834;」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但严格的姐姐不容许，专心致志地舐着蛋糕薄膜上奶油的妹妹。 

 

    咯！尽情地用拳头敲了。 

 

    「呜呼……。很痛……」 

 

    「本音，还想被敲吗？……是吗，没有办法吶」 

 

    「还什么也没说～。什么也没说喔～」 

 

    随便君泪目中。 

 

    「是是，我知道姐妹感情是很好。但是在客人面前喔？」 

 

    「失礼了」 

 

    「失，失礼，了……」 

 

    而且学生会的三人重新向着我。 

 

    「姑且，从最初开始说明。由于一夏君不入部活动而有很多抱怨。所以学生会不让你入哪里的部就变得很麻烦」 

 

    「所以才以学园祭的投票决战吗……」 

 

    真麻烦。这边的ＩＳ特训就已经很忙。没有参加部活动的时间。 

 

    还有，只有女生部活动，怎样说……是不能的。精神上的不能。若是运动部的话怎么办。换衣服的地方除了淋浴室就没有了。 

 

    「那么，作为交换条件在学园祭期间就由我给你特别的锻炼。ＩＳ及肉体也是吶」 

 

    「谢绝了」 

 

    「不要这样说。啊，请饮茶吧。很好喝喔」 

 

    「……我不客气了」 

 

    花的香味刺激鼻腔。愉快地轻轻吸入那个后，我慢慢地饮适度热的红茶。 

 

    「很好喝吶，这个」 

 

    「小虚的红茶是世界第一的。之后，请再试蛋糕」 

 

    以被推荐的样子，吃着载满鲜奶油的Shortcake。 

 

    有体积之大的鲜奶油，但是味道不浓而是滋润爽口。……我是哪里的美食家啊。 

 

    「而且请接受我的指导」 

 

    「不，都说那个说算了。说到底，为什么要指导？」 

 

    「唔？那很简单。因为你很弱喔」 

 

    因为被过分干脆地说，所以有一瞬间连被说也不知道。 

 

    但是，随着明白了意义，稍微……只有稍微，不服。 

 

    「我也没有这样弱」 

 

    「不，很弱喔。非常弱。所以，为了令你变得稍为象样而我才说要锻炼你」 

 

    被说到这程度也能维持平静，我不是那种人。 

 

    察觉到时我站了起来，并指着楯无前辈。 

 

    「那就决胜负吧。我输了的话就遵从」 

 

    「嗯，可以喔」 

 

    微微一笑的那张脸上的是『掉入了陷阱』的表情。 

 

    ……被计算了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咦……这是？」 

 

    「嗯，是袴喔」 

 

    「我知道，那样程度！」 

 

    我与楯无前辈在放课后的榻榻米道场相对。双方都是以白胴及绀袴这种日本自古以来的武艺者的装束。 

 

    顺便一提道场甘只有我和前辈两人。布仏姐妹因为有工作，而不在这场。……但是，のほほん是学生会成员真是……。 

 

    「那关于决胜负的方法，将我打倒在地上就是你赢」 

 

    「咦？」 

 

    「相反只要你不能继续的话就是我赢，那样可以吗？」 

 

    「咦，不，那样，稍为……」 

 

    那不是对前辈不行吗？打算说时，在那时被说话遮盖了。 

 

    「反正都是我赢所以没问题」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我知道是挑衅，但不知不觉心头火起地摆好架势。 

 

    在箒的道场时假设刀被折断，而被教授了空手的古武术。而染在这身的武艺，就算会生锈也不会腐烂。 

 

    「我要上喔」 

 

    「随时都可」 

 

    楯无前辈没打乱在脸上浮现的笑容。凉爽的那个，缠住的气氛也来帮助，神秘无比。 

 

    （总之，先试一试吧） 

 

    忠于基本擦足移动。而且，向楯无前辈的手腕――。 

 

    「!?」 

 

    被一瞬地还击，就那样我的身体被投落到榻榻米。 

 

    呼吸被堵塞，强烈的压迫感在肺内侧悬挂。呼啥地呼气的话，楯无前辈的手指触及我的颈动脉。 

 

    「呜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「首先一次」 

 

    展现出有那意思的话就能杀伤我的事后，楯无前辈远离了我。 

 

    （这个人，相当强……！） 

 

    察觉了不是以对着千冬姐的感觉的话，就绝对不能胜的对手。 

 

    但是，那样的话今后变得不能随意出手，形成胶着状态。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「唔？不来吗？那就由我――来吧」 

 

    咚，突然急接近眼前。太鲜明擦足移动――不是，是古武术奥义之一的『无拍子』。 

 

    人类简单来说是以节奏活着。心脏的跳动，呼吸的时机等各种各样。因此例如『步调一致』的说法是肯定的，而『合不来』的说法是相反的否定。 

 

    由于意图地挪开节奏而打乱对方攻手的是『打拍子』，而配合节奏而自在地支配场所的是「当拍子」。 

 

    而且，在这些最上层位置的是一切节奏都感不到，而且还使用感不到的节奏的技术就是『无拍子』。 

 

    「糟――」 

 

    啪，啪，啪，对肘、肩及腹部轻轻地掌打。而且，我――我的的间接反射的一瞬，两肺被双掌打击。 

 

    「呜，啊……！」 

 

    肺内的空气被强制挂出，我体会了意识一瞬飞走的感觉。而且―― 

 

    「请注意脚下」 

 

    砰!!从背后尽情地倒下到榻榻米。 

 

    再加上，投飞之时好像被手指『贯穿』了数处关节，虽然想马上竖起身体但不是轻微的麻痹状态也不是不能动感觉。 

 

    「这是第二次。还能吗？」 

 

    胸口一点也不乱，楯无前辈以温和的笑容向着我。 

 

    但我也是个男人。怎么可能简单就放弃！ 

 

    「还没有，还能继续……！」 

 

    虽然这样说，但身体还不太能动。 

 

    我呐喊一发，将深深吸的气呼出的同时用全身跳起来。 

 

    「唔。在努力男生绝妙喔」 

 

    「那真是多谢……」 

 

    我在心中叱责早已开始摇晃的脚，总算止住了颤抖。 

 

    重新面对楯无前辈，笑容才是一直相同，但是现在看上去那个像正体不明的可怕脸。 

 

    绝对不是不显出真实，森林的浓雾。而人们就不是害怕那浓度，而是害怕潜伏在那里不能捉住的某样的不透明性。 

 

    那是，每个人都是一样。 

 

    全部不露出真实的地方，铁壁的笑容。 

 

    而因这样，也不能是骗人般的笑容。 

 

    是彻底从心里微笑。可是，不明白那个笑容源头，我只是在踌躇。 

 

    （要冷静……。要冷静……。并不是在什么怪物战斗。只要是双脚站地，那攻略法必定会有） 

 

    第二度深呼吸。 

 

    头中没有动摇的事而想起蜡烛之火，我意识冰冷地低集中。 

 

    「唔。是真吶」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对于我无言的回答，前辈也以无言回应。互相瞄准了必杀而张开细锐的紧张感。 

 

    （以初击打倒的觉悟……而去！） 

 

    以能令前辈的『静』崩溃程度的『静』进攻。我以筱ノ之流古武术的裹奥义『零拍子』――比对方第一拍子前开始准备――要行动了。 

 

    「！」 

 

    与现时为止不同之快而一瞬惊讶，楯无前辈为了计算距离而下半步。 

 

    （得手了！） 

 

    而在那半步着地之前，我捉住前辈的手腕，用力地投出――去？ 

 

    砰！ 

 

    「啊哈！」 

 

    今次被前倾，我胸向榻榻米敲进了。而又再呛，意识朦胧。 

 

    但是，以气势甩开那个，我抓住了楯无前辈的脚踝。 

 

    「啊啦！」 

 

    「今次才是，得手了！」 

 

    用力地将脚踝向上投，攻向在空中翻身的楯无前辈的胴。 

 

    「天真！」 

 

    明明确实地捉住两胁，但前辈事先向榻榻米突出右腕，然后以旋转地甩开我的捕获。同时，卡波耶拉回旋踢（CapoeiraKick）炸裂了。 

 

    「什!?」 

 

    「虽然进攻的方法很好」 

 

    （Martialarts，古武术加上Capoeira!?是什么啊，这个人！） 

 

    被称为最强，体会并不是门面也不是异想天开，而只是事实。 

 

    但尽管如此我也不能输。 

 

    说穿了是意气。男人的意气。只那个不能违背。 

 

    「吔啊啊啊啊!!」 

 

    虽被踢飞但以手腕及脚强硬着地，然后马上跑上去。 

 

    在前方的是回复本来体势的前辈在笑嘻嘻。 

 

    （这样的话与形式没有关系！总之，不能输！） 

 

    我更加加速，就这样打过去的气势而捉住前辈。 

 

    ――然后。 

 

    「啊……」 

 

    「啊呀～」 

 

    胴突然张开，被胸罩包着的前辈丰满的胸部露了出来。 

 

    好像是高级丝绸的蕾丝内衣包着的那个相当有份量。虽然比不上箒……不不不是这样！ 

 

    「一夏君这个色鬼」 

 

    「什!?」 

 

    不用辩解，１００％都是我错。 

 

    而且，我的动摇没有以上那样净是间隙，前辈即使没有发出特别的悲鸣而快速地拂去我的手臂。 

 

    （糟糕了啊啊！） 

 

    而且，下个瞬间，我体验到名为空中连击的东西。 

 

    被打了多少发吗，我从过到十七发附近后模糊了，并且放弃数了――已经，晕倒了。 

 

    「姐姐的内衣身姿代价很高喔？」 

 

    哧哧。好像在最后听到了快乐的笑声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那家伙究竟去了哪里，真是……新娘失格」 

 

    今天的ＩＳ教练是由劳拉担当。 

 

    第二学期也开始之际，同时以全员为对手是非效率性所以由一夏提案，才会变成以那样全员环制。 

 

    而且，特训开始的今日，在这里显出了胜负运强的劳拉是第一棒。……虽说是胜负运，也只不过是猜拳而已。 

 

    （原本早就过了那家伙与我约好的时间，简直岂有此理） 

 

    匆忙快步走的劳拉，慢慢减低速度，不久后停下来。 

 

    （难道，不是被避开了吗……？） 

 

    愈来愈变得不安了，劳拉拂去那样软弱的自己。 

 

    （不，没问题！没问题。没有问题……应该） 

 

    可是，来到这里软弱的少女心，怎么也无法把影子丢掉。 

 

    只能说渐渐地被不安开始袭来的劳拉，被本来作为违反行为的ＩＳ私人频道互相位置确认操作的冲动驱使使用。 

 

    （谁也看不见……。现在的话不会被发现……。什么，只是稍为启动而入手情报而已……） 

 

    虽然有内疚的自觉，但劳拉难得地介意周围东张西望确认左右。 

 

    （好，好了。之后还欠以准待机mode启动ＩＳ而已） 

 

    「……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压抑着怦怦地跳的心脏，而在心中命令启动ＩＳ。 

 

    「喂」 

 

    震惊!? 

 

    「什，什么啊!?」 

 

    被突破搭话，而劳拉以包含掩饰意义的杀气回头。 

 

    ――但，在那里的竟然是千冬。 

 

    「在做着什么可疑举动。腰板挺直」 

 

    「教，教官……」 

 

    啪！可贵的出席簿攻击炸裂。 

 

    「叫织斑老师」 

 

    「是，是……。织斑老师……」 

 

    就连劳拉也，在千冬姐面前抬不起头。――重新再说，是不能抵抗。 

 

    「这样好吗？刚才在保健室前见到织斑」 

 

    「――!?在，在哪里吗？」 

 

    「不要缠上来，真郁闷。是部活栋一楼的保健室」 

 

    「部活栋一楼的保健室……」 

 

    重复地嘟哝，劳拉向千冬敬礼后马上跑了出去。 

 

    ……但是，被千冬阻止了。 

 

    「ボーデヴィッヒ，预先说就算有专用机在指定区域以外启动ＩＳ是校规也当然是违反国际条约」 

 

    「我，我明白！」 

 

    这是当然！想用这态度说的劳拉，但是不是因为先前正要做那个的后果，所以语调并不强。 

 

    「那，那就失礼了」 

 

    「喔」 

 

    从千冬离开的五米左右控制着快走，而当一过那个区域后变为拼命跑。 

 

    看着那样的学生，千冬一个人在「哎呀呀」地嘟哝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唦唦。唦唦。 

 

    风摇动树木奏出音。 

 

    一边感觉到初夏的热气，我一边往哪里跑了。 

 

    （要快点） 

 

    不知为何，我知道那个。 

 

    跑着的脚被热气捉住渐渐变慢。 

 

    尽管如此我不能不继续跑。不能不快。 

 

    「啊…………」 

 

    在井面前发现了人影。 

 

    将美丽的黑发在较高位置束起，被白与红的巫女装包束身体――漂亮的人。 

 

    我不知为何被像心脏堵塞的压迫感袭击，自然地停下来。 

 

    虽然那个人慢慢地转过来，但我看不到那张脸。 

 

    明明我知道是漂亮的，但是不能理解那是谁的脸。 

 

    但是心很紧张，不久――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～&#9834;~~~~&#9834;&#9834;……」 

 

    当耳听到温柔的哼唱时，我逐渐取回意识。 

 

    （呜……？） 

 

    剎那，光入了眼而皱眉。 

 

    「醒来了？」 

 

    「前……辈……？」 

 

    楯无前辈的脸相当近。……说回来，楯无并不是女生的名字。 

 

    「唔？那是更识家当主之名。我是十七代楯无」 

 

    「是这样吗……」 

 

    因还有睡意没完成醒来，所以以模糊意识回话。 

 

    ……唔？说回来，咦？刚才，我有说出声吗……？ 

 

    「说回来！」 

 

    偶然注意到体势而我突然弹起。 

 

    想着是格外地柔软感觉很好，而且还发出香气的枕头！ 

 

    「在，在，在做什么啊!?」 

 

    「膝枕」 

 

    啊。 

 

    是这样，虽然是这样，但为何我要以『问着奇怪的事』的表情不行。 

 

    说回来换衣服了的前辈。穿越了长筒袜的膝枕那样地感觉好真是……。 

 

    （糟糕。糟糕，糟糕，糟糕。感到了什么预感。总觉得就这样的话会很糟糕。） 

 

    由于这想法而离开前辈的瞬间，被快手用双手按肩而下。 

 

    「哇!?」 

 

    体势崩溃而我再次被松软的膝枕。――不，所以说！ 

 

    「一夏！」 

 

    随着开门声而叫出的，是劳拉。 

 

    看到我与前辈的样子，那个表情渐渐变成无表情。 

 

    ……啊啊，完蛋了。真是短暂的青春。看走马灯的精力也提不起啊。 

 

    「――将目标击破」 

 

    顺应着指尖而展开ＩＳ，劳拉发动ＡＩＣ。而且同时斩过来。――呜哇啊啊!? 

 

    「呼呼……」 

 

    浮出笑容的楯无前辈，迅速地抜出扇子击中劳拉的额。 

 

    刚好展开完成而受到部分冲击，而一瞬畏怯的劳拉。 

 

    而且，前辈不放过那空隙而飞出去，在空接着中扇子并张开，用突然张开的纸压制劳拉颈动脉。 

 

    「什……!?」 

 

    实在太巧妙的本领，而且神速的技术，我及劳拉也没能将惊讶隐藏。 

 

    虽然说已经有绝对防御的保护，但如果最初就打算杀的话确实是前辈较快。悟出败北的劳拉，咬紧牙槽牙而解除ＩＳ。 

 

    「嗯，老实就好了」 

 

    那样说后就抚摸劳拉头，然后楯无前辈转身向我。 

 

    「那么，话也归纳了而去吧」 

 

    「咦？哪里……？」 

 

    「第三竞技场喔」 

 

    对于在微笑的前辈，我还有劳拉也不能胜过。 

 

    ◆ 

 

    「咦？一夏」 

 

    「一，一夏？今日听说你是在第四竞技场特训」 

 

    意外地，在第三竞技场的是夏露及塞西莉亚。两人是在训练的途中吗，解除了ＩＳ而那个身姿穿着IS套装。 

 

    两人看到我，劳拉还有楯无前辈的身影，露出不可思议的睑。 

 

    「……那边的小姐是什么人？」 

 

    是特别在意楯无前辈吗，塞西莉亚以稍为生气地问。 

 

    ……为何啊？ 

 

    「塞，塞西莉亚。是学生会长喔」 

 

    「啊啊……。怪不得，是在哪里看过的脸吶」 

 

    打算支持不高兴的塞西莉亚而焦急的夏露，但是碎地被担心。……夏露，是苦劳人体质……。 

 

    「嘛啊，不用这样样刻。啊，我之后成为一夏君的专属教练，所以有今后也有见面的机会」 

 

    对干脆地说的前辈，夏露及塞西莉亚连劳拉也大吃一惊。 

 

    「咦？是，是什么回事？」 

 

    「一夏！」 

 

    「一夏，你这家伙……！」 

 

    「啊！等等！这个是，那个，胜负的结果！嗯！」 

 

    被一齐逼近，我说出辩解的话。 

 

    「输了的话说唯命是从，吶」 

 

    微笑地添说的前辈。……啊啊，不要变得更加复杂。 

 

    「一夏！」 

 

    「一夏！」 

 

    「一夏！」 

 

    果然，全员当说出胜负时，说服了也要骨折。 

 

    说回来，为什么要来这里……？ 

 

    「那么，开始吧。最初从有经验的人的仿效。夏洛特酱及塞西莉亚酱，试着做『ShooterFlow』的圆状制御飞翔（CircleRondo）」 

 

    Shoo……什么？还有伦敦怎么样？ 

 

    「咦？但那个是，射击型的战斗动作来的」 

 

    「我说了做就跟的做……会帮到一夏啊？」 

 

    好处两人都已经明白，而在场只有我被放置。 

 

    「那么第二形态的远距离攻击――射击能力不是被增加了吗？」 

 

    劳拉不高兴地开口。好像还没解除对前辈的警戒心。 

 

    「唔？真敏锐吶。但是，并不是只是这些」 

 

    前辈将扇子咚咚地拍狂手掌，然后继续说。 

 

    「射击能力最重要的是面压制力吶。不过，不能连射大出力的荷电粒子炮要说哪边的话是更接近狙击步枪。即是说，一击必杀的突破力。但是，一夏君的射击能力之低就如你知，不适合射击战」 

 

    哇啊。若无其事地批评。 

 

    「所以，相反要――」 

 

    「以近距离击出」 

 

    「对。真敏锐吶，劳拉酱」 

 

    啪地打开扇子而赞赏劳拉的楯无前辈。仔细一看，那扇子上被写上了『漂亮』的善书。――什，什么时候换的……。 

 

    「……劳拉酱……」 

 

    嗯？怎么样，劳拉那家伙。在发呆。 

 

    「喂，怎么样？没有事吗？」 

 

    「什，什么也没有。不要看！」 

 

    将想触肩扭过身体避开，而我的手就这样扭住胳膊。――啊。很痛痛痛痛！ 

 

    「是是，感情好的。夏洛特酱她们好像做好了准备，好好地看吶」 

 

    楯无前辈啪啪地拍手。 

 

    终于从劳拉的拘束解放了的我，带着还有少少痛的手而望向竞技区。 

 

    『那么，开始了』 

 

    『一夏，请留心地看』 

 

    RivaVeilleCoutumeⅡ及BlueTilly各自相对。可是开始动的两机不打算从正面接近，而各自向右开始动。互相对着炮口的样子，在背后的墙描画出圆轨道。 

 

    『要来了，塞西莉亚』 

 

    『没问题喔』 

 

    慢慢开始加速的两机不久开始射击。 

 

    继续圆运动，而不定期加速回避射击。而且同时自己也射击，绝不减速而加快圆轨道。 

 

    『不愧是塞西莉亚。真纯熟吶。……啊』 

 

    『夏洛特才是。真想不到是第二世代型的机动性』 

 

    这样不断交锋，而两人的射击变得更加激烈。 

 

    「这是……」 

 

    「嗯。一夏君也能明白厉害之处呢。那个是吶，射撃与高度的手动机体控制同时运行喔。而且，撕开回避和命中双方的意识，所以吶。如果不将机体完成当为自己的一部的话，就很难做到那程度」 

 

    机体控制的ＰＩＣ本来是自动控制。可是，在这场合的纤细的动作很难做到。但是，手动的话就会同时意识到机体控制。这个，对于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课题。 

 

    经常要保持平静，而又不情绪化，同时要持续考虑二个以上的事。……糟糕，头变得痛起来。 

 

    「你吶，虽然经验很重要但那种高度的手动控制也是必须喔。知&#8231;道&#8231;吗？」 

 

    呼，突然被从耳边吹气。……噢哇，什么时候到了后面!? 

 

    『一，一夏!?』 

 

    『在，在，在做什么!?』 

 

    射击途中的两人，注意到我的状态而慌张。 

 

    『啊』 

 

    而且，两人同时发出糟糕了的声音，并淋浴彼此的枪弹。 

 

    是因为手动控制的关系吗，那个冲击令两人的体势崩溃撞向墙。 

 

    「没，没有事吗!?」 

 

    『没有事……』 

 

    『才怪！』 

 

    突然站起来，一直线地向我飞来的两人。 

 

    「我们明明认真地做！」 

 

    「你究竟在玩什么!?」 

 

    「不，不，并不是在玩……」 

 

    「「你在玩!!」」 

 

    「……是」 

 

    被逼近的我。怒上心头的夏露及塞西莉亚。窃窃微笑的楯无前辈。还有，叹气的劳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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